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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雪山仆从 /1        

“冈日普帕？”卓木强巴和胡杨队长同时愣了一愣，在他们的记忆里

都对这个名字有点印象。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雪山的仆人。卓木强巴朦

朦胧胧地记得，自己不仅听说过这个名字，而且还有所接触，可是再

仔细想想，又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似乎缺少一个关键的联系。 

“对。”玛保道，“听说，他是唯一知道上山的路的人。” 

 

第三十二章 紫麒麟猜想 /39       

冈日点头道：“是，光军在吐蕃时代就是一个谜，没有人知道他们在

什么地方经历怎样的训练，就连那些权贵大臣甚至是藏王，也只能看

到已经合格的光军。同样，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用什么方法来驯养战獒，

我们只能猜测。不过，刚才那种假设并不是突然灵光一闪凭空想象出

来的，也是前人们经过无数次猜想和反复考虑之后才得出的结论，它

的确可以解释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珍稀獒种的非常之处。” 

 

第三十三章 绝没见过的狼 /71     

只见狼群将羊群赶到牦牛群可以看见的地方，羊群分散开来，开始在

那最后一块草地上自由地吃草，狼群则在羊群中穿梭自如。那群羊不

仅不怕这些狼，反而还时不时低下头去，用脸挨一挨狼头，以示友好。

这一幕，别说把野牦牛看傻了眼，就连卓木强巴等人，又何曾见过与

羊共舞的狼？！岳阳喃喃道：“攻坚之战，攻心为上，这群野牦牛，



怕是要抵不住了。” 

 

第三十四章 水晶宫 /109              

莫金叹息一声道：“没想到啊，原来那张地图也是将路指向这个地方，

看来西米的回忆是正确的，如今就只能看那张地图究竟详细到何种程

度了。数百公里的山脊被笼罩在雾里，大约只有一个一米的缺口可以

下去，那些古代的密教徒究竟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真是不可思

议……” 

第三十五章 极南庙 /147          

亚拉法师充耳不闻般继续说道：“极南庙又称雪山水晶庙，全庙由雪

山水晶所建，以坛城为缩影，分上中下三层，上层为法器珠宝阁，中

层乃经典阁，下层是佛像殿堂，四圈轮回图分别雕绘于穹顶和各层外

墙，环寺一周，有冰晶法轮共一百零八，高三丈，重九千九百斤。若

能以人力推动法轮一周，等若转普通法轮千遍，可得正法身；转动一

百零八尊者，可令六道轮回众生皆得享安乐。” 

 

第三十六章 死亡西风带 /183     

胡杨队长忽然想起了方才亚拉法师那惊人之举，伸出一只手臂试探风

势，风势似乎在进一步减弱。但胡杨队长知道，在这狂乱的西风带，

造成这样的情形是因为，另一股更强烈的气流正在逐步形成，它的庞

大在削弱强西风的风势，一旦它成型，就不会是死亡西风这样简单了

——那叫剃刀风，甚至将超越最可怕最黑暗的南极杀人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三十七章 唐涛的日记 /221 

黑色的笔记！张立似乎想起了什么，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他翻开了

笔记的封皮。两行清晰的中英双排文字跳入他的眼帘：“我叫唐涛，

如果有谁从我的尸体上发现了这本笔记，请按照下面的联系方

式……”张立猛地合上笔记本，心情久久不能平息。竟然在这里……

竟然是在这里找到了唐涛的日记。 

 

第三十八章 人生的宿命 /261 

亚拉法师苦笑道：“问题是，那种用来洗血的古生物，任何人都没见

过、没听过，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说着，亚拉法师望向

卓木强巴道，“由于我查阅的经典残缺不全，所以再找不到别的方法。

如果说还有别的解除蛊毒的方法，那些完整的经卷，只有一个地方还

有可能存在……” 

 



第三十一章 雪山仆从 

“冈日普帕？”卓木强巴和胡杨队长同时愣了一愣，在他们的记

忆里都对这个名字有点印象。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雪山的仆人。卓木强

巴朦朦胧胧地记得，自己不仅听说过这个名字，而且还有所接触，可

是再仔细想想，又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似乎缺少一个关键的联系。 

“对。”玛保道，“听说，他是唯一知道上山的路的人。” 

卓木强巴的心事 

时间过得很快，方新教授的腿伤已经完全康复了，如今多了一个

胡杨队长，两人很聊得来。事实上，胡杨队长比当初的艾力克更善谈，

和谁都聊得来，连巴桑都愿意和他称兄道弟。胡杨队长嗓门大，心思

却是粗中有细，说话有些粗俗但诙谐有趣，别看他长得凶神恶煞，其

实是很容易亲近的，在这三个月的接触中，早就和大家打成一片。虽

然没有接受系统的特训，但极限队长的名头不是随便叫的，除了在徒

手格斗和机关方面稍差，他在体能上完全不亚于方新教授，同时也是

一个长期玩枪的，对各种枪械和爆破武器的了解几乎能和特种兵媲美，

而且他对极地气候和环境的了解也给了大家很多启发。 

随着时间的推移，离特训结束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大家的心情也

越来越兴奋。只有岳阳隐隐感到一丝不安，因为他发现，教官除了开

始宣布特训的那几天显得很兴奋外，后来神情渐渐黯淡下来，离出发

的日子越近，反而越显得忧心忡忡。到底是什么事能让教官变得忧愁，

岳阳想不明白，他将吕竞男这一细微的变化告诉了张立和胡杨。 

终于，还有一天特训就算正式结束了，接下来就将离开营地前往

将要攀登的雪山附近进行适应性训练，夜里灯火阑珊，想到明天就要

出发，大家毕竟有些兴奋。在空旷的训练场地上——进入训练营第一

天卓木强巴待过的地方，胡杨队长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张立手握一

根树枝，在地上画着圈，两人脸上写满了疑虑和担忧。 



张立道：“这几天教官似乎越来越着急了，前往雪山的时间也提

前了，以前不曾见她这样，难道是，国家有终止这次行动的意向？” 

胡杨道：“不可能，已经到最后一站了，一切运行良好，没理由

半路刹车。难道是，这支队伍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而即将解散吗？会不

会是她的身体有异况，已经无法坚持太长时间？” 

“不会。”张立斩钉截铁道，“教官的身体壮得跟钢筋似的，铁

娘子是随便叫的么，会不会是亚拉法师年事太高？” 

胡杨道：“我看不像，亚拉法师和老方虽然岁数大我们一些，但

是两人都是人中老极品，就他们那身体，再活二三十年没得说。而且，

就算我们这些队员出现了什么异常情况，到时候大不了换人或者少人

就是了；如果是谁的身体出现了问题，那一定是行程中某个关键的人

物。” 

张立疑惑道：“那会是谁呢？” 

胡杨道：“所以，若说谁的身体不行了，除了吕竞男，我想不到

别人。” 

不一会儿，岳阳几步小跑，急赶而来，边走边道：“查到了，查

到了。” 

张立道：“如何？” 

岳阳道：“和我们想的差不多，上级领导已经给出了最后期限，

如果这次我们仍旧无法找到帕巴拉的话，这支队伍就要解散了。看来

这次，教官是用尽了浑身解数也无法延长时间了。毕竟我们只是支试

验性质的队伍，拖了两年多，没有找到任何更有价值的东西，也难怪

教官如此担忧。” 

张立道：“可是我们这次不是有地图吗？” 

胡杨队长摇头道：“不，你们不知道，那张地图，只能从图像中

比对出类似的山头，它可没给我们标注出上山的路线。说实话，我和

吕竞男讨论过，这次我们成功找到帕巴拉的几率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



我们仍旧在冒险。那个山头的有关信息明天你们就会知道，很不乐观

的。” 

岳阳道：“如此说，如果在雪山上没有发现的话，我们又要回各

自的地方去了。” 

浓烟从胡杨队长的嘴里喷出，他默不做声地点点头。 

张立道：“唉，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强巴少爷，他的一腔热情这次

恐怕„„我看他这几天也是心事重重，多半已经知道了。” 

“说我什么呢？”卓木强巴从灯火中走来。 

“强巴少爷。”张立和岳阳各自挪了个地儿，卓木强巴在两人中

蹲下。岳阳说起这次的情况，张立道：“其实，强巴少爷你不用太担

心，我们这支队伍如今已是钢铁铸成，这次一定成功。” 

岳阳嘟囔道：“可是我们从未攀过大雪山啊。” 

张立伸手过去拍了他一下，道：“不说话会死啊。” 

胡杨道：“关键是这座山„„总之，是很麻烦。” 

卓木强巴道：“我知道，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相信，上

天给我们那么多考验都已经通过了，这一次考验与生死抉择比起来，

算不上什么。” 

胡杨友好地拍拍卓木强巴的肩头道：“你能这样想就最好了。” 

卓木强巴笑道：“说实话，以前我从来不信神佛，也不信天，我

知道自己肯努力付出，那就没有做不了的事情。可是，经历了这一切

之后，我发觉，好似冥冥中真的有天意，很多事情发生得很突然，一

步步走下去，就好像有谁在给你指引着。对帕巴拉神庙的事情知道得

越多，我越有这样的感觉，去那里，就像是我宿命的回归，有很多疑

惑，仿佛只有那里才有答案。以前我只是期望在那神庙附近发现紫麒

麟的踪迹，现在看来，不去神庙是不行啊。” 

张立惊异道：“强巴少爷真这样想吗？我还以为，你因为知道了

这件事情而气馁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卓木强巴感激地向张立微微一笑，道：“你是说我这几天情绪不

好吧，不是因为这件事，是一些个人问题。”他停顿了一下，才道，

“再过几天，就是我女儿十八岁生日了，我发了个电子邮件过去祝贺。

这几天有些想她们母女。” 

岳阳道：“你女儿在哪里？从来没听你提起过啊。” 

张立道：“电子邮件？怎么不打电话？” 

卓木强巴道：“在加拿大。打电话吗，说实话，我有些犹豫。既

不知道女儿会不会原谅我这个不称职的父亲，又担心前妻的丈夫误会，

让他们夫妻间起口角就不好了。或许是我的传统观念在作怪吧，离婚

了，就尽量不要去打扰人家的新生活，他们远赴加拿大，或许也是不

想我打扰吧。” 

胡杨道：“这就不对了，不管怎么说，那毕竟是你和你妻子的女

儿，打个电话有什么要紧的？哪对夫妻间不起口角，如果他们是真心

相爱，我想那个男人也不至于如此不通情理吧！是你自己束缚住自己，

是不是觉得有点对不住你太太，还在愧疚而选择了逃避？当个逃兵可

不好啊。” 

岳阳问道：“其实强巴少爷人挺不错的，你妻子为什么要和你离

婚？” 

张立瞪了他一眼，胡杨打个哈哈道：“就算是侦察兵，也不用什

么都问吧。” 

卓木强巴低头道：“不，没什么。其实，女人的要求很简单，她

们只需要一个能时常陪伴在身边的丈夫，一个和睦的家庭，就很满足

了，可惜，我却做不到。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总有许多想法需要有

人倾听，寂寞对人而言是一种折磨。” 

说到这里，卓木强巴自己苦笑一声，摇头道：“看我，都不知道

自己在说些什么。张立或许知道一些，只有我的导师方新教授了解以

前的我，那时我是一个工作狂，长期在外面跑，很少回家，我女儿七

岁才知道她爸爸长什么样。而且就算回到家了，我也不怎么说话的，



张立刚刚遇见我的时候，我还是那个样子。我记得张立还说过，就我

这样的体型，如果不说话的话，能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如今回想起来，

我前妻和我在一起生活的日子，一定是相当的沉闷压抑了。她努力做

好一个妻子的本分，而我，却没有尽一个丈夫的职责，就连情人都算

不上。哼，或许，我和前妻的结合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吧。我和前妻的

婚姻，没有你们想象的浪漫与激情。当时，我父母希望我考虑一下人

生大事，而在公司的众多员工中，她表现很突出，一起吃过几次饭，

将关系定下来，半年后，我们就结婚了。” 

“啊！”岳阳大失所望，他原本以为，这个以前有着传奇经历的

男人，婚姻也会刻骨铭心，百转千回，听强巴少爷这样一说，果然平

淡无奇。 

卓木强巴接着道：“结婚后不到一年，我们的女儿就出生了，然

后她就在家带孩子，我就在外面到处跑。你们或许听过一些我以前的

事，好像那些经历挺让人羡慕，其实，我很对不住我妻子。我经常一

年半载不在家，回家待不上十天又跑了，那时在外面风光无限，我确

实没顾及英的感受。” 

张立小声道：“嫂子，好可怜„„” 

卓木强巴苦笑道：“或许是对我的惩罚吧，当她遇到能打开她心

扉的男人时，才知道了真爱，义无反顾地就„„当我发现时，一切都

已经铸成了。真是一段静如止水的婚姻，就连离婚都是那么平淡，我

们也没有争吵，她也不要求家产，一纸协议，十多年婚姻关系，就此

终止。女儿愿意跟着她，我也希望女儿跟着她，要是跟着我，唉„„

我都无法想象。” 

岳阳恍然道：“原来是第三者插足。” 

胡杨队长道：“你还是很悲伤，你并非像你自己所说的那么无

情。” 

卓木强巴怅然道：“是啊，就像胡队长你说的，我很伤心。对动

物也能产生深厚的感情，更何况是一个共同生活了十余年的人。正如



那名言所说，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当他拥有时感觉无所谓，直到失

去，才追悔莫及。说起来，前妻走的那天晚上，我在上海一家酒吧喝

得酩酊大醉，还和酒吧里一群人大打了一架，后来被人家打得在医院

里躺了一个多月，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后来我照例全身心投入

工作，可是却始终怅然若失，如果不是后来遇到紫麒麟这件事，我还

不知道要沉沦多久。” 

只见卓木强巴神色越来越黯淡，张立道：“这是怎么啦，明天我

们就要出发了，说点高兴的事吧„„” 

岳阳接口道：“啊，对，强巴少爷，说说你和敏敏小姐的罗曼史

啊。看你们平日幸福的样子，我特羡慕„„” 

张立故意猛地拍了岳阳后背一巴掌，道：“你这小子，又打听人

家隐私！” 

卓木强巴嘴上道：“哪有什么罗曼史，只算是„„缘分吧„„”

他的心，却飞回了一年多以前，在美国的那段日子„„ 

当唐敏摘下鸭舌帽，那一头流云飞瀑般的黑锦秀发披散开来的一

瞬间，卓木强巴实实在在地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体内的血仿佛都

泵向了头部，头骨里都是热烘烘的。虽说唐敏有一副人见人怜、娇小

可人的怯生生邻家女孩模样，但卓木强巴阅人无数，这样子的女性也

算见得多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一次会有这种怦然心动的感觉。那

感觉，直想把她抱入怀中，紧紧地抱着，要好好保护，片刻不能离开

身畔。他甚至感觉，有些无法克制自己这种冲动，贴着裤缝的手指微

微弹动。正是由于初次见面时这种奇异的感觉，导致他在离开医院时

对这位小他很多的女孩说道：“唐敏小姐，不知道能否请你共进午餐，

我知道这样很唐突，但是，我很想知道更多关于你哥哥的事„„” 

在一间小小的中餐馆里，这个女孩撑着腮，靠着窗，她看起来很

美，但算不上特别美，像一朵白色的玉兰，很娇嫩，似乎轻轻一碰就

会凋谢。她的眼里却闪烁着与年龄不符的深沉，或是一种淡淡的忧伤。

她似乎承担了太多，双亲已故，亲哥哥又疯了，她如何能承担得了？ 



光线透过窗户照亮那张清秀的脸庞，长长的睫毛，高挑的瑶鼻，

樱桃红唇。特别是那张脸，唐敏的脸很白，在那柔和的自然光下，她

那一动不动的姿势，就像是一尊白玉雕像。卓木强巴思索着，这个女

孩很像一个人，那个人一定在自己心里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那种

感觉，竟然比妻子在自己心中的位置还要重要，会是谁呢？女儿？不，

她和女儿一点相似之处都没有。啊！妹妹„„ 

尘封已久的记忆之窗被捅破了一个小小的窟窿，坚毅的防线霎时

决堤，所有悲伤夹杂着痛苦铺天盖地地涌来。那些曾令他刻骨铭心，

再也不敢去想的，只有在梦中才会出现的，突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那张稚嫩的脸常带笑靥，两行贝齿玉雕瓷琢，睫毛下那双眼睛又大又

明亮，没有丝毫世俗的浑浊，清纯得好似冈仁波齐峰顶的白雪。那个

成天跟在自己身后，“哥哥，哥哥”叫得最响亮、也最亲切的小丫头，

她的面容，正渐渐与眼前这个女孩儿重叠。卓木强巴很清楚，眼前这

个女孩儿，绝不是自己的妹妹。如果妹妹还在世的话，她应该成家了

吧，或许有一个七八岁大的男孩，还有个小女儿；她的丈夫是牧民，

家里养着一大群牛羊，大帐篷坐落在那碧绿的草原上，面朝青山，背

朝蓝天„„ 

“来一份„„加„„呵，我特别喜欢吃上海菜。卓木强巴先生，

你要点什么？嗯，卓木强巴先生？”唐敏点好菜，发现卓木强巴直勾

勾地看着自己，不知为什么，心中有些紧张。很快她又发现，他只是

对着自己，但他眼里看的却绝非她本人，似乎有些出神，不知想到了

什么。唐敏微感失落之余，又叫了卓木强巴一声，但她声音很小，生

怕打断了卓木强巴的回忆，为什么自己会这样，她也不知道。 

而卓木强巴却想起那青山草甸，那小山坡上，妹妹坐在自己肩头，

眺望远山。“哥哥，上海大吗？” 

“嗯，很大。” 

“有多大？有我们村子大吗？” 

“嗯，比我们村子大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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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们村子还要大啊，那真的是很大了！” 

“哥哥„„” 

“嗯？” 

“上海就在山的那边吗？” 

“嗯，就在山的那边„„哥哥带你去上海，好不好？上海的„„

可好吃了„„” 

想着想着，卓木强巴的眼眶不禁有些湿润了。 

“卓，卓木强巴先生，我，我说错什么了吗？”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卓木强巴的眼神，唐敏有些手足无措起来。 

“对不起，”卓木强巴收起眼泪，微笑道，“不，不关你的事。

我有个妹妹，应该比你大些，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你，就想起她

来。” 

“啊，看来你对你妹妹很好，她现在在哪里？” 

“不知道，在她很小的时候，被匪徒绑走了„„” 

“啊，对，对不起，我不知道，我„„” 

“没关系的，这不是你的错。我那个妹妹呀，她老是做错事，每

次做了错事，就知道找我去替她顶罪，其实，她心里是想做好的，但

每次都做笨事。那时候我常想，如果有一天，我不在她身边，她该怎

么办，我从未意识到，这种想法会带来厄运。”卓木强巴微微苦笑，

脸上写满忧伤。 

唐敏也感同身受道：“是啊，有个哥哥真好，从小到大，不管什

么事情，哥哥都会帮你。如果被谁欺负了，可以大声地说，我告诉我

哥哥去！可是，我哥哥他，他„„”说着，她的眼泪涌了上来。 

一开始卓木强巴并未太在意，安慰了两句。可是唐敏的眼泪越涌

越多，像断线的珠子般不住往下落，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怎么啦？大家都不去睡觉，聚在这里聊天，还在为明天的事情

兴奋啊？这可不是我们特训队员应该有的素质。”方新教授也来了。

岳阳赶紧让出位置，同时道：“啊，刚刚强巴少爷说起一些往事„„” 



说着，他将卓木强巴刚刚说过的话大致重复了一遍。他知道，但

凡强巴少爷说过的，教授都清楚。方新教授的确清楚这件事，但他不

曾想到，这个外表刚毅的男子，内心依旧放不下。他拍拍卓木强巴的

后脑，道：“过去的事将成为你人生的记忆，不要背负太多放不下的

包袱。你要这样想：现在的她过得肯定比以前更好，她自己选择的人

生道路，你就应该尊重她的选择，而你，有你自己的选择。在人的一

生中，总要经历许多事，要学会珍惜，也要学会放弃。你不能老是想

着把所有的东西都归咎于自己，既然失去过，就应该更加珍惜现在在

你身边的人。唐敏是个好姑娘，虽说你们年纪有所差距，但我看得出，

她对你是真心的。我想你也知道，一开始，我是不怎么喜欢这个小丫

头的。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雪山 

果然，一听说唐敏，卓木强巴从一种自责状态回复过来，看着方

新教授，不禁有些腼腆地不知所措起来，呢喃道：“不„„不知道。” 

张立也是知情人，的确，教授和敏敏小姐第一次见面时就不愉快，

这个问题他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他自己就感觉敏敏小姐没什么啊，除

了和强巴少爷年岁上有所差距。 

方新教授淡淡道：“因为打我第一眼看见她，我就不喜欢她。”

说着转向岳阳和张立道，“她或许是你们年轻人喜欢的那种类型，小

巧又可爱，刁钻机灵又古怪；但我看她的时候，她的那双眼，有一种

天然的魅，那是一双不需要装饰就能够吸引男人的眼睛。以我的人生

阅历来看，这样的女孩子很难对一个男人忠贞，加上你们的年龄差异

那么明显，当时我便觉得，这个娇生惯养的小公主是不可能和你长久

在一起的。” 

卓木强巴一脸愕然，没想到方新教授第一次看见敏敏时是这样的

印象，难怪他对敏敏一直没多少好脸色。方新教授已经微微低头，道：

“事实证明我错了，在这里我正式向你道歉。” 



卓木强巴慌忙站了起来，道：“导师，千万别这么说，你做的每

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我，我怎会不知道。其实当时我„„我还以

为„„” 

方新教授道：“知道是什么时候打动了我吗？既不是在训练时能

忍受一切苦楚，也不是在阿赫地宫里舍身拼死救护你，就算在倒悬空

寺那种绝望凄迷的目光也没能，是在医院里。” 

“医院里？是我们两人进医院的时候吗？” 

“不是，当然不是你们手牵手上手术台，是在手术后。你这个人

总是大大咧咧的，从来就没注意到过敏敏在医院里做的事情。她的伤

刚刚好，就要来亲自照顾我、亚拉法师，以及这两个小鬼和巴桑，那

种细致入微的照顾，是她将对你的爱，倾注到对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身

上，那是绝对假装不来的。如果你真的细致观察就会发现，她仔细叠

起的每一张床单，她计算点滴的滴速时那专注的目光，每次为我们洗

面拧干的手帕要在空中停留数秒，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流

露出对你深深的眷恋。而且她不仅是对你，而是对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可见那已经不是一种普通的爱了，人的一生中能遇到这样一位红颜，

就该知足了。当然，对你这个粗人而言，肯定是什么都没感觉到。” 

卓木强巴惭愧地深深低头，心中暗叹道：“唉，还是导师了解我

啊„„” 

岳阳看着卓木强巴的愧意，心中不由得想着：“恐怕不仅仅是敏

敏小姐这样吧。教官，还有那几个常来的护士小姐，我都能察觉同种

感受，还有偶尔从窗户外跑来跑去的那只猫。哼，你这个雌性杀手！”

他和张立对了个眼神，两人心知肚明地暗暗点头。 

方新教授突然明白过来似的，问道：“对了，强巴，你刚才那种

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表情，是什么意思？你说你以为，你以为什么？

你当时是不是在想，我这个糟老头看上了你的妞！” 

“啊„„呀„„”卓木强巴赶紧又站了起来，好像心事被人看穿

一般慌忙摆手道：“我„„我没有这样说过„„我是没有这样说过吧，



啊？”张立突然道：“我好像听见了，当时强巴少爷小声嘀咕的，你

也听见了吧，岳阳？” 

“喂，你们两个„„东西可以随便吃，话不能乱说啊„„” 

“是啊，听见了，听见了，听得很清楚。”岳阳附和道。 

胡杨队长露出了笑意，卓木强巴心中的荫翳终于淡了。 

这一夜，微风习习，虫草低吟„„ 

第二天清早，趁着薄薄雾霭，一行人背着背包，站在高岗上，看

着身后凹地处，这里有他们训练了近两年的营地，如今，不论成功还

是失败，都不会再回来了。大家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渴望成功又有些

不忍，紧张、兴奋、不安的情绪交杂在一起，只觉得一颗心跳得比任

何时候都快，都更有力。 

直升机扎扎地降落在高岗平台上，队员们鱼贯而入，螺旋桨由快

而慢再次由慢而快，徐徐腾空，载着一群满怀梦想的人升入碧空。 

看着渐渐缩小的层峦雪峰，卓木强巴心中升起一种奇异的感觉。

他们要去的那地方，早在两年前，拉巴大叔就给自己提点过，那是片

被神诅咒过的土地，不祥的黑云带来永远的阴霾，暗夜被邪恶的气息

笼罩。只有失去良知的生命，才被抛入那永不能回头的地狱。如今一

晃两年过去了，绕了一个大圈子，他们最终前往了大雪山，命运似乎

给自己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宿命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唯一

不同的是，如今他们的目的更加明确，而随行的人也由当时的两个变

成了今天的十个。 

早在出行前，吕竞男就已经告诉了大家，这次他们的目的地，是

一座尚未被人征服的大雪山，国际上虽有正式命名，但周边藏民都叫

它女神斯必杰莫。它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山脊上，与周边的雪山比起来，

它算不上很高，却是最危险的。事实上在过去，由洛扎往西，沿着喜

马拉雅山脉背脊一直到普兰，都被划入了人类禁区，周边的当地人称

——死亡西风带。尤其是此次前往的斯必杰莫大雪山，照拉巴大叔曾

说的，那里海拔七千多米，平均风速十八级，平均气温零下三十度，



平均氧饱和度仅为 10%。山峰主要有六条山脊，西北－东南山脊为喜

马拉雅山脉主脊线，其他还有北山脊、西山脊、西北山脊、西南山脊。

在陡峭的坡壁上布满了雪崩的溜槽痕迹。山腰部是一个由北向南微微

升起的冰坡，面积较大。北侧如同刀削斧劈，平均坡度达 75 度以上。

北山脊上的卫峰名叫喇莫岗奇，海拔高度为 6816 米。西北山脊的卫

峰为赞郭夏瓦如仁，海拔 6640 米。东南山脊的卫峰多结玉仲玛稍高，

海拔 7010 米。这些峰体上都覆盖着厚厚的冰雪，坡谷中分布着巨大

的冰川，冰川上多锯齿形的陡崖和裂缝，冰崩雪崩也十分频繁。从卫

星地图上看，隐约可见卫峰巅呈狼牙形，几座卫峰相互交错倾轧，好

似一只魔鬼的嘴牙，冰崖壁立，山势险峻，顶峰终年被雪雾弥漫笼罩，

朦朦胧胧如一片海市蜃楼。就连被称为雪山向导的夏尔巴人也不愿意

去那里，似乎那里是一处有去无回的地方。而他们要寻找的地方，估

计是两峰之间的一片山坳，被群山环绕，形成了西风带里的避风港，

要想找到这片地方，首先要爬上那终年不见真容的雪山顶峰。 

女神斯必杰莫的名字其实大家都熟悉，翻译过来就是死神的意思。

此神眼闪电光，鼻吹狂风，耳出雷声，头发上竖，如云盘绕，身着黑

红色的尸体装饰，形象极为可怖。 

直升机一直朝西南方向，沿着巨大的山谷前进，两岸雄峰峻岭，

雪顶蓝天，就像行进在驼峰航线里一般。卓木强巴隐约感觉山峦渐渐

熟悉起来，这种感觉愈发明显，终于，他突然想到，如果飞行路线没

错的话，他们正在向达玛县前进。若是达玛县的话，卓木强巴就太熟

悉了，它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地处中、印、尼三国交界，三面被

雪山包围，地势高峻险要，气候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雨量充沛；

山谷中林深葱郁，有着大片的原始森林，且进山的道路和墨脱一样，

都是在笔直的悬崖上开凿的，那进山的小路远远看去，就像用绳索在

山岩的肌肤上勒出深深的印痕。如今很多旅行爱好者已熟知墨脱是秘

境，但知道秘境达玛的人却不多，而卓木强巴和方新教授的足迹，几

乎踏遍达玛县。 



他们对它熟悉的原因无二，因为古本资料中记载，这里出产最凶

狠最忠心护主的獒。如今达玛县南侧还保留着古代的摩崖石刻，汉人

所写，楷书凿刻，年代久远，字迹大多剥落，唯有天竺、獒州等几字

清晰可见。据考证，一些野史杂记里略有提到，去天竺，必经达玛——

汉人称獒州——那里乃是进出咽喉，兵家必争之地云云。那些野史年

代，可以上溯至唐。不过当卓木强巴他们进入达玛调研时，曾经的獒

州已经没落，他和方新教授在这里做了诸多努力，仍旧一无所获。而

且让他们困惑不解的是，獒州距离党项相去甚远，也不是当年与象雄

最后大战的地方，这里却出产最凶猛、最护主的獒，有些说不通。 

估计是在达玛县境内，直升机将他们带到海拔四千多米接近五千

米，听吕竞男说这里有最接近神山的一个村落——纳拉，是他们进山

的前哨站。卓木强巴想了想，对这里似乎没什么印象，不由皱眉。 

纳拉是位于雪山群峰之间的一条沟谷，地形与大漠里的月亮湾相

仿。 

周围的雪山一座高过一座，竞相比肩，峰顶至山腰的雪线起伏绵

延，形成一道天然的冰雪长城，长城内外，唯余莽莽。 

凛冽的风从山脊呼啸而过，一年四季，永不停歇。但两岸的高山

阻断了寒意，山谷内温润多雨，绿草茵茵，多有牛羊，从空中俯瞰，

像在雪山山腰铺了一张巨大的月牙形绿绒毛地毯。 

冰雪融化的甘洌清泉在绿毯上融汇成大大小小的湖泊，湖泊倒映

着雪峰，湖水都是乳白色的，远远看去，像一颗颗大小不一的珍珠。

一条河流像一根链子将这些珍珠湖泊串了起来，绕过草地，穿过民宅。 

由于这里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类聚居地，加之气候严

寒，这里的民居都很低矮，在空中看去，像一个个扁平的火柴盒，不

少是石砌碉楼结构，也有木制小屋。这里的藏民都将房屋修建在有水

流淌的地方，河从门前过，窗外有湖泊，容易让人联想起江南水乡民

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